
阮願是一隻鳥仔

受難者：陳深景

訪談對象：本人

訪談時間：2014 年 6 月 16 日

訪談地點：自宅

陳深景小檔案

1942 年　出生現今新北市深坑區

1945 年　搬回屏東

1967 年　在屏東黑天鵝歌廳開始演奏薩克斯風

1974 年　被政府指控在美國參加臺灣獨立建國聯盟，被政府以「意圖以

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」，判處無期徒刑

1975 年　蔣中正過世，被減刑為十五年

1986 年　獄中表現良好，提前獲釋出獄

2007 年　成立「臺灣民謠爵士樂團」四處巡演

「阮是一隻鳥仔，要飛回臺灣島，看阮的阿爸、阿娘……」

72 歲的陳深景，腦海裡迄今仍浮現一幅鮮明畫面，那是三十多

年前被關在綠島時，親眼看見一位大學生，因為長期被囚禁而精神

崩潰，大學生每次放風時都張開雙手，像是鳥兒張開雙翅，他不停

地大聲嚷叫，他要飛回臺灣，看他的雙親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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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時才 30 多歲的陳深景，同樣盼望自己幻化成一隻自由飛翔的

鳥兒，飛回臺灣父親的新墳上，向父親親口說聲對不起，他最想說：

「阿爸，歹勢，不孝兒深景來看你了……」

年少熱愛音樂

1942 年次出生的陳深景回憶，阿公最早從澎湖搬來屏東市北勢

頭地區居住。父親因為擔任菸酒專賣局經銷商，在日治時期全家搬

到現今新北市深坑區居住，陳深景即在當地出生。三歲時，全家搬

回屏東市北勢頭定居。母親在他小時候不幸過世，這個意外事件對

他影響極為深遠。

陳深景說到當年父親過世時無法奔喪，不免傷感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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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或許受到家族的遺傳影響，我在青少年時期就對音樂有很大的

興趣……」

陳深景回想起在明正國中就讀時，他音樂上的天賦，開始受到學

校老師的注目，他一參加學校管樂隊，就擔任隊長的工作。他很快

學會了吹奏小喇叭的技巧。後來在美麗島事件被逮捕的邱茂男，當

時也是管樂隊的成員之一。

陳深景高中畢業後，曾四處打工，鍛鍊自己的演奏技巧。只要

有電影主角隨片登臺的機會，他都會被邀請擔任樂隊的一員參與演

奏。有時楊三郎 1 自組的民間歌舞團「黑貓歌舞團」到南部來，都

會找他上臺表演。

不過，真正奠定陳深景音樂基礎的，是在服兵役時的軍樂隊學會

薩克斯風、伸縮喇叭等各種樂器，讓他十八般音藝樣樣精通。他退

伍後，曾在屏東市黑天鵝歌廳有著短暫的演出。

只是屏東市的歌廳只有一、二家，當時正是高雄歌廳秀最走紅的

時候，他後來轉去高雄發展，更幫過知名歌手郭金發等人伴奏，豐

富了他的演奏經驗。

「只是沒想到，最熱愛的音樂，卻也成了間接讓我鎯鐺入獄的原

因之一……」

從此，陳深景從單純音樂人，成了執政當局眼中的政治犯。

他的一生，暫時走入暗黑世界……

01　楊三郎（1919-1989），知名作曲家，著名作品有〈港都夜雨〉、〈望你

早歸〉以及〈秋風夜雨〉等。楊三郎有「金喇叭手」稱號，從 1952年開始，

為貫徹其創作理念，曾自組「黑貓歌舞團」，到全臺各地巡迴演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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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親猝逝，無法奔喪

四處打工歷練的結果，使得陳深景薩克斯風的演奏技巧愈加純

熟，更在音樂中融入豐沛情感，使得他的知名度愈來愈高，在音樂

界聲名遠播，許多單位爭相邀請他演出。

1970 年代，他已在當時相當出名的李棠華特技團 2，以及中視的

現場節目裡，有了固定的演出。1972 年李棠華特技團更邀請陳深

景隨團到國外表演，先去香港再到加拿大，最後到美國，總共有長

達半年時間的跨國演出。

「節目表演結束後，我就利用空檔到處在美國走走，不但與昔日

老同學陳隆豐 3 聯絡上，並且認識不少好朋友，其中包括陳隆豐的

哥哥知名國際法律專家陳隆志，還有當時擔任臺灣獨立建國聯盟 4

主席的張燦鍙等人，他們都是海外推動臺獨活動的主要分子……」

陳深景回憶說，陳氏兄弟倆對當時臺灣的政治環境及未來，有獨

特的看法及批判。由於他年輕時就曾聽父親說過國民政府在二二八

事變時的種種作為，因此對於陳氏兄弟及張燦鍙等人主張臺灣獨立

的主張十分認同，他也同意有機會回國時，代為宣傳其理念。

02　李棠華特技團 1945 年在上海成立，創辦人即為李棠華。1949 年該團隨著

政府來臺，至今已有七十年歷史。該團曾經風光一時，經常在國內外巡迴

表演，如今隨著時代轉變，該團逐漸沒落。

03　陳隆志、陳隆豐兩兄弟，其中哥哥陳隆志為國際法專家，曾任臺灣獨立聯

盟外交部長，弟弟陳隆豐為紐約銀行家 ，長期在海外推動臺灣獨立運動。

04　臺灣獨立建國聯盟，簡稱臺獨聯盟或獨盟，是一個推動臺灣獨立運動的組

織。1970 年由四個海外獨立運動團體聯合成立，成為在海外勢力最大的

臺灣獨立運動組織。張燦鍙在 1973 年出任臺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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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感慨地說，如今在大家的爭取下，任何人都可以說臺獨，但那

個時代講臺獨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禁忌，動輒會被判刑關入黑牢，

刑期不是十多年，就是無期徒刑，就此斷送一個人的一生。

陳深景認為自己是音樂人，和陳氏兄弟談談政治，沒什麼問題。

沒想到，回國後兩年，1974 年 5 月 12 日那天，剛好是母親節，下

午三點多時，他與朋友在高雄市中正路的飯店喝咖啡，幾個穿著便

服的情治單位人員，表明他們是高雄調查站的調查員，隨即把他帶

回偵訊。

一路上，沒人和他說他犯了什麼罪名。在被判刑前，他悄悄地就

一路被送到臺北景美看守所，整整關了三個多月，對外隔絕音訊。

這段時間陳深景的父親不幸過世，深為人子的他，不但無法前去奔

喪，還被家人誤會，每次談到此事，他都會搥心肝掉眼淚。 

「我剛被逮捕時心情激動，被情治單位的人以十八銅人的方式刑

求。尤其被關進去後的第十二天，我的父親在屏東市騎機車不幸發

生車禍過世，親友們還跑去問調查站，說父親出殯時，可不可以讓

深景前來奔喪？調查站當時還點頭同意。結果調查站不但沒告知我

父親過世的消息，還騙我的家人說，他們原本要帶深景回家奔喪，

結果是我趁機逃跑……他們撒下這樣的謊言，能讓人不生氣嗎？」

這件事等陳深景太太後來去探監時，特別責怪他，他這時才知道

調查局的雙面做法。他痛苦氣憤地說，調查單位如果不同意讓他出

去奔喪，至少要告知他父親過世的消息，卻用這種方法，讓家人誤

會他，讓他痛徹心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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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判無期徒刑，獄友恭喜

讓陳深景最為牽腸掛肚的是，家裡的事要由年僅 20 多歲的太太一

肩扛起，當時最小的孩子才 1 歲，最大的不過是 4 歲，尤其轉往景

美軍法看守所待了三個月，等待宣判的那段時間最是難熬。

他經常看著看守所外的天空，不知自己的命運，明天會遭逢怎樣

的變化。這些心事讓他白天胡思亂想，晚上無法成眠。  

1974 年 11 月 13 日，警總軍法處以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

府而著手實行」，判處陳深景無期徒刑。此外，判決書上還白紙黑

字寫道，「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予以沒收」。

政府指控他收了臺灣獨立

建國聯盟的 500 美元，返臺

吸收成員加入建國聯盟。陳

深景認為，大部分的指控，

都是情治單位人員羅織他入

罪的做法，還到處威脅他的

同事，做出不利他的證詞。

為了洗刷自己清白，太太原

本要幫他雇請擔任軍法官的

律師，幫他上訴到底。

沒想到這名律師和他們

說，不用再花錢請他來打官

司：「這種軍法審判是上級

調查局的雙面做法，使得陳深景無法返家

奔喪，讓他痛徹心扉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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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，沒人能干預得了，任何律師都無法影響官司的結果。」

陳深景無期徒刑的判決下來後，很多獄友都來恭喜他：「沒被判

死刑算是一大好消息啊！以往只要是『二條一』5，大部分都被判

處死刑，你只被判無期徒刑而已，表示還有一線生機啊！」

陳深景聽到這些話，沒有任何欣喜，心情苦澀到無法形容。

火燒島上的孤鳥

當時政治犯判處無期徒刑，並不一定會被送往火燒島。不過，陳

深景回憶說，他被關在景美看守所時，有一名政治犯成功逃獄，使

得政府決定為防止逃獄，只要被判刑十年以上的政治犯，都送往綠

島，綠島就在一片汪洋碧波中，要逃根本無處可逃。 

「剛到綠島時，認識了柯旗化老師，他是個令人尊重的學者。

早期綠島為新生訓導處，管理傾向感化式的教育。到了我們那個時

候，叫綠洲山莊，後來正名叫國防部綠島監獄，管理愈趨嚴格，還

要上政治課程。我後來申請到洗衣部外役區，比較可以擁有自己的

時間。」

火燒島上政治犯故事多得很，每個都是斑斑血淚書寫而成，都讓

陳深景感觸良多，觸動他創作的靈感。其中有位臺大學生在島上被

05　所謂「二條一」指的是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第二條第一項：「犯刑法第一百

條第一項、第一○一條第一項、第一○三條第一項、第一○四條第一項之

罪者，處死刑。」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：「意圖破壞國體、竊據國土，或

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、顛覆政府，而著手實行者」，原本這條的刑期是

七年以上或無期徒刑，但《懲治叛亂條例》裡則改為一律死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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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了三年，後來精神崩潰，每天都不洗澡，每次放風時獄友都拖他

出去曬太陽，那位大學生卻是不停大聲喊叫：「我是一隻鳥，我要

飛回臺灣，看我的爸爸媽媽。」

「在火燒島上，我寫了二十多首歌曲，其中〈思鄉曲〉就是為這

名大學生而創作。我同時也寫了歌，紀念車禍過世的父親。每一首

創作，都是以自己或者獄友生命的血淚而創作。音樂更是我被關在

獄中最大的撫慰，每次在獄中吃完飯後，獄中傳來〈雨夜花〉的歌

聲時，我總聽得眼眶泛淚，這首歌確實唱出了許多臺灣人的辛酸與

血淚……」

陳深景以國臺語兩種語言，為他的火燒島經歷，寫下一系列的創

作，其中〈思鄉曲〉寫出了被囚禁在綠島政治犯的心聲。他們每個人

陳深景在獄中寫下多首歌曲，在

在道出當時同被困在火燒島中的

政治犯心聲。（陳深景／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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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多麼希望像一隻海鳥，飛過汪洋大海，返回自己最美麗的故鄉：

近近海水，遠遠船影。乎我思念，難忘的故鄉。

心裡無限怨嘆，啊！啊！火燒島，看不到年老父母。

只有看見天頂的白雲，伴著黃昏日頭。

白色燈塔，美麗海港，離開家人，流落在異鄉。

抱著期待希望。啊！啊！火燒島，看不到心愛的人。

只有看見癡情的海鳥，飛回故鄉─臺灣。

飛回故鄉─臺灣。飛回故鄉─臺灣。 

無止盡的煎熬

1975 年，蔣中正過世，陳深景的無期徒刑被減刑為十五年，再加

上獄中表現良好，1986 年提前獲釋出獄。在十二年坐牢期間，他最

感念的是太太無怨無悔的付出，一肩扛起養育三個小孩的艱困任務。　

陳深景說，他實在很難想像，一個弱女子如何維持龐大家計，每

次想起太太的付出，他總是淚流滿面。

由於當年到綠島的路途過於遙遠，要坐很久的車，當時沒有公

家的渡輪，還要自己花錢租民間漁船渡海到島上，而且當時家境也

面臨困境，太太無法常去看他，他都十分理解。十多年前離家時，

三個小孩還都不滿 5 歲，如今關完十多年返家，才發現小孩都已是

10 多歲的青少年了。

陳深景出獄後，在高雄市落腳，租下一棟鐵皮屋，屋子雖然簡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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狹小，但是分開十多年的全家人，終於能團聚一起，這比什麼都重

要。不過，身為政治犯的他，要找到一份好工作，可說比登天還難，

四處受到情治單位的騷擾。

陳深景感慨地說：「出獄後，我的工作找到哪裡，員警就到工作

地點，和老闆說我的壞話，說這個人是政治犯，千萬不能用他。如

果要繼續聘雇他，他們會天天來臨檢，老闆最後也無可奈何地把我

辭退。」 

最後陳深景鐵了心，乾脆自己投資開餐廳，將以往的人脈重新凝

聚，生意做得還不錯。他心想這下員警可沒話說了吧！沒想到員警

陳深景等了十幾年，才等到這張減刑復權證明書。（陳深景／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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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是找上門，指他的餐廳吸引一堆政治異議分子，希望他可以收斂

收斂。

陳深景一氣之下和警方攤牌說：「我自己得求生存混口飯吃，不

會連這樣的機會都不給我吧！至於來光顧餐廳的好友，都和我有同

樣的政治背景，這本來就不足為奇，希望員警先生們高抬貴手！」

當時政治氣氛逐漸改變，警方對陳深景的監視，也沒那麼緊迫盯

人。他的餐廳開了一陣子後，見好就收。

陳深景的假釋證明書。（陳深景／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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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，在他出獄後第三年，他的家庭又發生悲劇，在他坐苦牢期

間，一肩承擔家計的太太，卻不幸遭逢車禍過世，讓他痛不欲生。

獲音樂撫慰的受難靈魂

在陳深景結束餐廳退休後，他決定投入自己最熱愛的音樂工作，

在 2007 年成立十六人的臺灣民謠爵士樂團，到處巡迴表演。對陳

深景來說，音樂是一雙最溫柔的手，撫慰他受創的心靈，讓他遺忘

這十多年來所受到的苦難，並且能和志同道合的好友，一同吹奏，

一起表演，是人生最難得的幸福。  

每當自己吹奏薩克斯風時，旋律一響起，他從小到大的一生，就

這樣浮現眼前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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